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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坛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自然主义对我

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不限于李劼人一个。但是，能

象李劼人那样先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然后予以接

受的人却绝无仅有。他把自然主义理论化为自己

的创作理念并贯穿于创作始终，这点很值得我们关

注。

一 李劼人与自然主义关系的三个阶段
1接触期——高等学堂求学时期

我们知道，到李劼人那个时代，谈外国文艺思

潮、读外国文学作品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在

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期间，由于校内西方文

艺思潮激荡涌动，使从小嗜好小说的李劼人读到了

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

说而又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

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如是翻译的外国

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并“在寝

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1]（p7）比如

林译小说《旅行述译》、《块肉余生述》、《巴黎茶花女

遗事》都是这一时期他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是

李劼人了解外国文学的开始。正是在这些作品影

响下，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

这一时期写成的《盗志》短篇作品系列（四十余篇），

“内容都是暴露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面，绝大多数

材料取自我在泸县、雅安县的二十二个月中所见所

闻”[2]。这些作品因“对社会现实多含讽刺，而且又

隐隐反映出若干问题因而更为学生所喜爱。”[3]（P2）就

是说，李劼人一进入文坛，就以“实写”为写作之根

本。这一方面是当时民族革命时代的需要，另一方

面也为他日后接受自然主义提供了可能。因为，在

“实写社会”这一点上二者是契合的。这一阶段可

以看作是李劼人不自觉地接受当时包括自然主义

在内的外国文艺思潮影响的时期。

2 研究期——留法时期

这是李劼人直接接触自然主义并接受其影响

的时期。时间是1921年 10月到 1924年 8月。本

来，李劼人1919年底就到达马赛了，但他一开始是

在“巴黎通讯社”工作，为成都《国民公报》、《川报》、

《星期日周刊》等报刊发国际消息和通讯。后因多

种疾病于1921年春进入巴黎市立贫民医院治疗。

两个月后又转移到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城

拉密尔和格勒罗布尔修养并补习法文。一直到

1921年10月，才应周太玄、王耀群夫妇之邀，到蒙北

烈大学和巴黎大学专攻文学。这里相对较好的学

习条件，使李劼人全力投入到对法国文学的学习、

研究和翻译之中。他上过法国文学史、近代批评文

学、雨果的诗等课程。对自然主义当然也作了全面

仔细的研究，并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左拉

学派之所以成功，完全是靠试验科学的方法，因此

写一个钱商，就必须进入市场，置身于市侩之中持

筹掘算，然后下笔；描写人生，则凭其巨胆，凭其观

察所得，毫无顾忌，将重重黑幕尽力揭破。可见，李

劼人对以左拉为首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一派是很

有研究的。这种研究对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无

疑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他对自

然主义理论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有所取舍上看出

来。除了研究，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许多法国作

品，包括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原名

《小物件》）,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今译《包法利

夫人》），还有若干散文、小品、随笔。这一阶段是李

劼人研究并吸收自然主义理论时期，对他后半生的

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3 化用期——回国以后

这一时期从三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自然主义理论已融入到他的创作观念之中，并被娴

熟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达到了水乳交融、不着痕

迹的地步。三十年代中期，即从1935年7月到1937

年7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是一气呵成，

创作出了有代表性的一套“长河小说”《死水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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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前》和《大波》。特别是第一部，仅用了二十

来天便创作完成。这些小说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

反响，以致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专门写出《中国

左拉之待望》一文，称他是中国的左拉、“写实的大

众文学家”、称其作品是“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

“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1]（P6）。事实上，“李的创作

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1]（P4）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郭氏文章的标题。用“中国

左拉”来称赞李劼人，绝对不是信手拈来、随意而

为。郭氏这样称赞正是揭示了李劼人和左拉，李劼

人作品和自然主义小说之间不同寻常的关联。简

而言之，这种关联的本质就是“写实”原则。李劼人

对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视的，并贯穿于创作始终。固

然，反映现实社会是当时所有革命作家的共同原

则，但是，李劼人的“现实观”和别的作家并不一

样。如果说其他作家是强调“艺术再现”的话，那么

李劼人则更重视“绘画式”的描写，乃至不少研究者

把他的作品当作历史传记来阅读应用。可见他的

作品有多真实、多准确！这种“真实、准确”和自然

主义领袖左拉倡导的“科学实验”原则实际上是一

脉相承的。

二 李劼人笔下的自然主义因子
综观李劼人的作品，我们发现其内容都是以他

亲身经历过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比如1923年的

传记体中篇《同情》就是以他在法国巴黎住院期间

的经历写成的。伍加仑认为“可以把《同情》看作是

从早期的‘漫画法’到后期的‘绘画法’过渡的一座

桥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是在他研究了自然

主义后完成的，这似乎意味着李劼人开始向自然主

义靠拢。其后的作品，这种“绘画式”描写更为显见

突出。从叙事、状物、写景、肖像到性格、心理、服饰

乃至生活起居等描写都细致精微，纤毫毕现。他的

作品简直就是一幅幅川西平原的风俗画卷。请看

他对川西平原秋天晨景的精细描摹：

成都平原的冬天，是顶不好的时候，天哩，常是

被一派灰白色的厚云蒙住，从早至晚，从今天至明

天，老是一个样；有点冷风，不算很大，万没有将这

暗淡的云幕揭开的力量。田野间，小春既未长出，

是冬水田哩，便蓄着水，从远望去，除了干干净净的

空地外，便是一方块一方块，反映着天光，好象陂塘

似的水田。不过常绿树是很多的，每个农庄，都是

被常绿树与各种竹子蓊翳着，隔不多远便是一大丛

…… [1]（p253）

对同一景物作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描绘，

是自然主义者最乐于做的事情。为此，他们甚至不

惜堆砌词藻，长篇累牍地、不厌其烦地描写，目的只

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准确、真实。李劼人虽不至于

此，但也可以看出他对事物的描写兴趣。天回镇、

兴顺号、集市、成都正月灯会、青羊宫庙会……描写

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对村

妇蔡大嫂的刻画：

她的衣裳，也有风致：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

一道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夹袄是什

么颜色，不知道，因为上面罩了件干净的葱白布衫，

袖口驼肩都是青色宽边，又系一条宝蓝围裙。里外

衣裳的领口上，都时新地有道浅领，露出长长一段，

虽不很白，看起来却显得很柔情，很油腻。[1]（p19）

一位俏丽泼辣的川西妇女形象跃然纸上，活灵

活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足以表明

李劼人对自然主义的接受与恰到好处的把握。

最能体现李劼人与自然主义关系的，是他对

“历史的真实”的高度重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是

“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

丝毫也不肯放松。”[1]（p5）有人将他的《死水微澜》、《暴

风雨前》和《大波》直接称作“历史小说”。为了“真

实”，他“尽力搜集档案、公牍、报章杂志、府州县志、

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和私人诗文。并曾访问过许多

人”。[3]p5李劼人非常反对将现代人的思想赋予历史

上的人。他批评郭沫若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装

在了二十年前的人的脑子当中，认为那就是不真

实，要求自己“绝勿”那样。因此，“如实描写，并无

讳饰”就成了他一生都坚持的创作原则。“写人恰如

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

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各种各样的典型人

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的形象化了出来。”[1]（p45）

直到五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再版后，他还“广搜读者

意见，结合新得资料及个人钻研所得，再度进行修

改，一直修改到一九六二年他临死前最后不能完成

的一个字。”[3]（P6）。对“真实”如此刻意强调并竭力追

求，在同时代作家中恐怕是没有第二个人了。这种

“真实观”显然来源于自然主义“把小说当历史写”

的理论。他忠实地贯彻了自己的这种创作原则。

可见，长篇三部曲充分显示出了李劼人对法国自然

主义的接受，自然主义的精神和创作手法在不知不

觉中已经融入到了他的创作之中。

不过，这不是说李劼人对自然主义就完全赞

同、全盘吸收。实际上，李劼人是对自然主义作了

深入研究之后才决定取舍的。这和同时代的作家

不去仔细辨别，拿来用了再说的做法是完全不同

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李劼人研究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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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在法国已经衰落，这就使得李劼人能站在圈

外，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地审视自然主义，从而能

理性地看到自然主义的优劣。他后来总结说，左拉

派之所以成功，全靠实验科学的方法，而之所以失

败则是因为这派作家只用力在黑暗面上，只管火辣

辣地描写出来。至于光明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左拉

派就不管了。这就象医生看病，只说病因，却不开

药方。可见，李劼人对自然主义“只看病，不开方”

的纯客观描写是不赞同的。李劼人对自己笔下的

人物都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明了强烈的爱憎。

吸收外国文学的思想和方法，化为自己的创作

营养，然后创作出全新的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现

代文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李劼人是其中

独具特色而成就巨大的一位。

三 结论
我们无意把李劼人论证为一位自然主义作

家。实际上，是不是自然主义作家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在接受和吸收外国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现代文

学家中，李劼人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位。这种特别之

处在于：在文学思潮产生国对一种思潮进行全面系

统研究，然后选择性地接受并贯穿创作始终。因

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李劼人是自然主义作家，但说

他是我国现代作家中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最深、

最持久的作家，应该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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